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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高能物理》
——探物究理四十年

赵福利

（中山大学  510275）

20世纪 80年代，还没有互联网，电脑也没有普

及。那时，我在吉林省公主岭一中读高中。记得有

一天，老师给了一份杂志清单，问大家是否要订阅

一些刊物，拓展一下视野。此前，我听取班主任老

师的建议，参加了语文诗词兴趣班，自然是喜欢文

字，所以选择了《批评家》；同时学校也有一个物理

兴趣班，但是因为每个人只能参加一个兴趣班，我

就没有参加物理兴趣班，但是心里面一直很好奇，

不知道物理兴趣班学习些什么，所以看到期刊清单

里边有《高能物理》，就毫不犹豫地订阅了这本期

刊。这两本期刊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自己攒钱订阅

的期刊。

当期刊拿到手上的时候，我马上抽出时间来仔

细地阅读每一篇文章。可能当时资源有限，可能是

当时年轻，脑子里的东西就不多，所以读到的每一

篇文章的每一个字仿佛都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子

里。记得那是 1986年上半年，我读到柴之芳老师的

一篇文章“恐龙灭绝新灾变论与中子活化分析”。

文章采用中子活化分析陨石中铱异常的结果，推断

恐龙灭绝的原因，并介绍了旧灾变论到新灾变论的

发展。现在我还能回想起当年读这本杂志时的情

景：在东北的冬春交替之际，我躲在家里的一个小

房间里，拿着那本书，看得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文章推理说应该有一个直径约 10千米的陨星以每

秒 24 千米的速度跟地球碰撞，释放出了巨大的能

量，其威力相当于好多百万吨当量级的氢弹，爆炸

使地球的大气层温度上升几十度。那时候我就想，

哪里会有那么大一个东西撞在地球上？！虽然 10千

米也不算大，但是这个撞击竟能足以使盛行于地球

上的恐龙灭绝！之后，柴老师的文章中给了一个假

想的生物灭绝的剧情总共有五幕。我非常清晰地

记得，文章写道：撞击后一段时间内，由于碰撞产生

的尘埃进入到大气层，遮蔽了太阳光线，使得地球

的温度骤然下降，大批无法适应低温环境的动植

物，尤其是体形庞大的变温动物——恐龙走向死

亡，而且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即便是少部分躲

过前面冲击的恐龙，也由于缺乏食物来源逐渐绝

灭。只有体积很小的龟鳖和披着鳞片的蛇类和鳄

鱼等躲过了灾难……第五幕是“雨过天晴”，大地尘

埃逐渐沉降，地球恢复到灾变前的自然环境，为新

时代的主角哺乳类留下了广阔的生存空间，最后哺

乳类中灵长类的一个分支演化为古猿，再后来逐步

进化到人类。

柴老师的这篇文章，在这个假想的剧情之后，

给读者留了很多开放的问题。比如，异常铱富集机

制是什么？地球粘土层各种粘土矿物的成因和相

互转化是怎样的？陨石撞击地球的坑能不能找到，

可能分布在哪里？以及是否我们能够找到那些陨

石的母体来源等。这些未解之谜都有待去探索，在

阅读《高能物理》这本期刊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地认

为，这些都是物理问题或者与物理直接相关的问

题，我也意识到物理科学很重要。于是在我 17岁的

脑海里，物理这两个字就深深刻在了记忆中。物理

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好多问题都需要物理知识的

积累。后来，好像也是在这本期刊中，看到一则消

息，在墨西哥的某个地方有个大坑。具体哪一页已

记不清，但隐约有印象。

从那时开始，我就认定要学物理。20 世纪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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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高考要先报志愿再考试。我的几个志愿填的

都是物理学、光电材料与技术、科技情报信息。天

真的少年，总有自己的近乎天真的原则。记得当

时，第一志愿的选择必须是“物理学”三个字，其他

与物理相关专业也不行。就这样，1987年，我如愿

被中山大学物理系录取，开启我的物理之旅。上了

大学之后，才发现物理学是一个那么大的学科。我

原来想的物理学只是很浅显的知识积累。要想学

好物理学，还需要继续深造，所以我就在中山大学

读了本科、硕士和博士，后来留校任教。在物理学

的这个大学科里面，我最终选择了光学，具体的研

究方向是超快激光光谱学技术和应用。

选择中山大学也与《高能物理》期刊有直接关

系。杂志曾刊登一则消息“第二届亚洲、太平洋地

区物理学会议”，报道了1986年1月12~19日在印度

召开了物理学会议，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作了

报告。中国代表团一行 11位，其中就有中山大学莫

党教授。而中山大学当年在吉林省恰好招收物理

学专业学生，这就促成我报考了中山大学物理学

系。后来，在一次工作中，遇见武汉大学的刘觉平

老师，我也讲过这个故事，刘老师说他当时也在代

表团里面。

总之，我 17岁那年，因为一篇文章，“种草”物理

学，从塞外岭城来到南海之滨的羊城，开启我几乎

是一生的追寻。

在中山大学康乐园里，我经历了求学、任教和

一些管理相关的工作，从一名读书人到写了书的

人，一直与物理相伴、与物理人为伍，乐在其中。原

来，以为自己适合理论物理的学习，后面随着基础

课程和四大力学的学习，发现自己在光学方面相对

好一些，所以后来选择了光学，尤其是攻读了超快

速激光光谱方向。一个理由是超快激光可以探测

细致的原子-分子动力学过程，另一个理由是超快

激光脉冲有很高的峰值功率，可能在高能物理领域

有新的发展和应用。这里的第二个理由似乎藏在

我的灵魂深处，却又时不时地给我一些提示。还

有，这本期刊刊登的文章学科覆盖面比较宽，对我

的学术探究习惯产生了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我

学习光学，研究超快动力学，实验样本涉及光合作

用、纳米结构发光、复杂分子体系能量传递，也有视

觉与心理学问题等。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四十年

的教学，也积累了一些成绩，曾参与《光学》教材编

撰，并获得了第二届国家教材奖；在此基础上，我也

主编了教育部 101 计划核心教材《光学》的数字教

材，并配置了智能学伴和千人千题系统。同时，面

向广袤大地探究物理的情志，也促使我们教学团队

深入开展了“慕课西行”活动，那门 2022 年冬季的

《光学》同步课堂成为了岭南康乐园下课最晚的课，

也荣幸地获得了央视新闻的专门报道。

回望来时路，《高能物理》这本期刊仿佛是个播

种机，在我那个时候的心里种下了探求物理的种

子，在我成长的人生季节中发芽、开花、结果。文章

中的探究方法仿如基因一般带着可转录、可复制的

神奇效果，让我一步步前进着。有时候还会令人回

味起那个青涩的影子。

2018年我应邀访问墨西哥梅里达孔子学院，居

然巧遇陨石博物馆，确实是人生的绝佳缘分。在那

里，我跟中方院长余展涛讲我 17岁时因为“陨石-恐

龙-中子”这几个关键词选择读物理学专业，此刻因

为高等教育交流来到陨石大坑所在地。一切都是

如此巧妙，一本神奇的期刊点亮了我如此美好且平

和的物理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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